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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學堂丨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2011年7月31日身心障礙者人權影片《海洋天堂》賞析暨繪圖活動
· 主持人：許文英 /高雄市立空大研發處長、人權學堂計畫主持人
· 與談人：王桂菲/高雄縣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理事長
　　　　謝碧修/高雄市身心障礙聯盟社工師
　　　　　　陳南潔/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許文英處長：那我們接下來會進行我們的今天的這個關於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的座談，我們也邀請了三位的學者專家來到我們現場，針對除了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影片當中只是談身心障礙者當中的一個類型，但是，其實身心障礙者他的層面類型是滿多的。那我們今天剛好也邀請了三位學者專家過來這邊，我們大概進行一個小時的這個座談之後，在四點鐘的時候就會進行我們的這個「愛我不一樣的朋友」的繪圖贈獎活動，所以請大家不要離開，繼續參加我們的活動。那我們是不是現在就請我們三位與談人現在就可以到我們台前來，那我們請後面的朋友也可以往前一點，那可以參與我們的等一下與談的一個互動。常常看一些很不錯的影片，我自己做為主持人也都必須要非常控制情緒，有時候片子實在是拍的太好了，像我們曾經看聯合國的兒童基金會他們拍的《被遺忘的天使》，那一個片子我看了三次，每一次都還是哭，每一次要主持的時候都是挑戰，我都必須要整理自己的情緒，恢復呼吸的氣息。現場我們有一些朋友看了都很感動，所以我們這個社會有蠻多人對於這個不同的人權議題都非常的關注、關懷，這些議題也都能觸動人心。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可以邀請到在關於身心障礙這個議題的三位，不管是從學術界或是實務界的學者專家們來跟我們談論這個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目前在台灣，一個現況，還有他們面臨的一個困難，以及如果從國際的經驗來比較的話，有那些是不管是政府、民間、社會，可以再來繼續努力的。在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與談人，首先，是我們高雄縣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王桂菲，王理事長，雖然縣市合併了，但是他們協會的名稱還沒更改過來，所以現在還是叫高雄縣心理復健家屬關懷協會的理事長，王理事長，謝謝你。另外是我們的高雄市身心障礙聯盟的謝碧修，謝社工師，她也是從實務的經驗，待會來跟我們分享身心障礙者的權益面的問題。另外是從學者的角度來跟我們談今天的主題是我們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的陳南潔教授，陳老師，也非常歡迎妳來到學堂。我想我們今天的議題，身心障礙者的類別可能是很多的，像我們這一部影片當中《海洋天堂》裡面，因為這個是找大多數中國大陸的現場，他們的用語叫「孤獨症」，但是可能在我們台灣比較常聽到的也許是「自閉症」，那也許用語有些不一樣，不過影片當中他談的是自閉症的孩子、家屬，以及相關支持系統的這些問題，等一下我們在談的過程中，我們的學者、專家可能不見得是只有談自閉症兒童，身心障礙者層面很多，我們也歡迎參加這個活動的台下的這些朋友們，你們也可以提出你們的一些疑問，或是你們想要分享的，不限於自閉症的這樣的一個類別，我想我是不是就坐下來，我這樣一直站著搞不好會給他們三位壓力。我想我們首先先請從社工師的角度來看，待會我們再來談有關家屬這一方面，其實我們看身心障礙者本身，還有就是他的一個家屬，其實是環環相扣，最後我們會請可能我們整個制度面、整個政策、支持系統來談比較全面的議題。那我們先請謝社工師跟我們談談目前身心障礙者在台灣他們的一個權益保障上面，當然我們也知道政府做了很多，還有民間也投入一些資源一起都在為身心障礙者權益做努力，就你們實務經驗來講，目前在台灣身心障礙者他們面臨的一個大致的一個處境是如何？主要我們來談他們面臨的一個困境，或者是說目前面臨的一些挑戰，仍然有那些？我們是不是先請謝社工師。

謝碧修社工師：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身心障礙聯盟的社工。因為其實本身我也是身心障礙者，之後在從事這樣的一個工作，我覺得就是以我自己本身的經驗這樣子滿能切身去體會到大家的一種心境。我想先從我們這部電影說起，大家也都有看到事實上這電影主要就是說，因為家裡有這樣的一個小孩子．做父母的他非常擔心的是他不在的時候，那這個小孩子怎麼辦？這事實上是現在我們很多身心障礙者的家庭所面臨到的雙老問題，父母已經老了，然後一些身心障礙的孩子也都到四、五十歲，所以他們面對這樣的問題都非常憂心，小孩子到底以後何去何從。可能家庭經濟比較弱的人，他大概只有想希望政府是不是在之後的長期照顧上，能夠有所注意；如果說家庭環境還不錯，有些自閉症的家庭他們的父母事實上也都滿優秀的，在我們企業界都有，所以說有些家庭他們的經濟不錯的話，他們就會想到說怎麼樣把他的財產能夠留一些來照顧這樣的一個小孩。所以說也在推動像我們民法上的監護跟輔助的這一塊，希望能夠藉法院上的權益上能夠去管理他的財產；另外在信託的部分，他們也希望說他們的財產經過比較有效的管理，讓這些財產能夠比較長遠的去讓他的小孩受惠，照顧他的小孩到老。因為有很多這些相關規定，事實上這幾年來大家對這個部分都還滿關心的。這個電影給我的感觸，事實上我看這三次，老實講這部電影我也有上網去查，大家都覺得都是很感動，對這樣的父親他的付出一個家長的付出，真得很不容易。像我們碰到的家庭幾乎是媽媽在帶小孩子，通常爸爸可能碰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可能有的就逃掉，有的人離婚了，事實上現在比較多都是媽媽在撐，所以這個電影當然也滿特殊，從另外一個角度，事實上我們知道也有這樣的爸爸。在我們協會接觸到的也有好幾個家庭都是單親爸爸在照顧，很不容易，所以我覺得像今天這個小孩他能夠到最後還滿成功的，他還能夠就業，那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說，事實上他還滿幸運，他小孩子的程度算起來在我們實務界看起來他這個算是輕中之間，所以還滿仍教育的，爸爸也很有耐心不厭其煩地去訓練他，希望說他以後能獨立。這一塊我們就看到很多家庭可能比較傳統，大概在我們那個年代，差不多四、五十年代的家庭的父母有時候家裡有這樣的小孩子，父母的觀念很重要，有些家庭的父母生到這樣的小孩子，他何能當然很驚恐，對他是很大的打擊，然後他們可能比較沒辦法接受。老一輩的都會覺得說好像是說祖德有失啊，或怎麼樣，所以對小孩子有時候會有愧疚感。第二他沒辦法接納，第二有時候又容易變成溺愛，所以變成他沒有辦法能夠很有系統、很理性的去訓練這個小孩子，所以到最後這個小孩變成需要終身去照顧的這樣的一個小孩，都是滿辛苦的。其實協會會有感於這樣的狀況，這樣的父母都是很，如果他們願意為這樣付出，還有夫妻之間可能對有這樣的小孩還能夠堅持去照顧。所以說像我們這一次在父親節8月7號也辦了個活動，去表揚這樣的一個家庭。如果說大家以後，歡迎大家來參觀，也是給他們的一個鼓勵。另外我在想說，其實身障者他能不能在我們這個社會上其實有很多原因，除了他因為自己本身身體上的殘缺，他沒有辦法自己去決定的，父母也沒有辦法去預料說他會有這樣的一個小孩，這個是他沒有辦法去決定的，但是他是不是可以過得很好？我覺得是我們社會大眾、家庭的教育、學校或者是我們社會整個環境對他的接納。其實在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是算是很好的例子，有很好的鄰居去協助他，他有碰到不錯的老師，或很好的老闆。那如果說大家如果有看，有二個衝突點，就是說他去教養院的時候，因為爸爸不在，他的一些生活習慣沒有辦法照他原來的方式做，所以他會抓狂，他沒有辦法靜下來，那這個時候，如果說沒有適當的處理，也許會引起他情緒很大的變化，搞不好會有暴力傾向出現。還有他不是喜歡那女孩子丟球的時候硬把它拉下來，所以如果他在一個不被接納的環境裡面，就容易會產生很多的情緒出來，很暴動。所以其實有時候在我們社會上，因為這些小孩子沒有被接納，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後果。然後有些不了解，你不了解對他的方式不一樣，可能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會產生他的一些很強烈的情緒，然很就可能又造成大家對身障者的誤解，以為這些人是有暴力的。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是我們希望說，以我們身心障礙聯盟的立場在做，希望對這些身心障礙者的權益倡導與維護。因為我們算是做第二線，不是直接服務，我們儘量去做宣導，讓社會大眾重視這樣的身心障礙者。大家比較明顯看到他不方便的地方，可是對實際上還有許多障別，自閉症、過動兒，各種不同障別的小孩子，可能我們不了解對他的方式，可能不一樣，因為不了解而造成很多的一些誤解、衝突。像我們聯盟在今年來講也希望說在他們權益的維護上去除大家對這些小孩汙名化，所以在今年的3月19號也就是3月份的第3個禮拜六，有個336愛奇兒的活動，我們希望說這些身心障礙家庭的父母，雖然小孩子他有缺陷，可是他們也是把他當一個天使這樣子在照顧，認為這樣一個孩子可能給他們家裡面也有很多的成長，也希望社會大眾對他們不是用一種平常很負面性的稱呼，比如說這個人是殘廢的，比較不好聽的是憨囝仔。所以說我們有在倡導，希望稱他們這些小孩子為小天使，就是Angel，每一年的336都會有這樣的一個活動。另外，為了我們目前現在對身心障礙者的權益的保障，事實上經過從69年，之前是殘障福利法，在69年開始成立的時候到現在已經就是，我們覺得殘障這二個字事實上是對身心障礙者的一種歧視的稱呼，所以已經改成「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從之前69年的26條擴增到109條，所以說事實上也因為有大家的團結，然後呼籲事實，公部門能夠注重到我們這些身心障礙者權益，一直在修法。另外除了事實上在法律上的保障是滿多的，像本法本權益法就有9個條例，施行細則有一些補助的什麼辦法，事實上規定的都滿多的，不管是在醫療部分、在教育、在就業、在支持服務上。那在他們經濟安全保護，各個部分其實也都慢慢陸續，因為大家知道身心障礙者他們也是保有人權的，他們也是有各種的需要，所以說慢慢因為這樣大家的努力，所以事實上有許多法律條文已經都有規定。問題是說，規定就是規定可是事實上在執行上是不是有落實？那都是需要我們繼續去注意到這個部分，去做權益的維護。其實像我們在今年的三月分所辦的關於身障者他們就業的問題，因為政府大概在就業輔導的部分比較注重於說短期性的一些成效，所以可是我們也知道身心障礙者他們的有些情緒工作不是很穩定，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電影的自閉症的小朋友，他在學習可能沒有那麼快，他的情緒沒有那麼穩定。所以說，他們要求你一個人一定要有連續工作三個月，他才算是一個輔導成功的case，反正一些都是比較嚴格的規定，比較算說用我們平常人的標準來看。所以，在很多有些有心要做身障者就業輔導的機構，大概都覺得執行起來滿困難的，所以我們在三月份的時候也有辦了這樣的一場公聽會，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希望說民意代表能夠就這個問題去能夠有所改善，能夠真正的加惠到符合我們這一些身心障礙者他們的一些需求。那另外就是說如果我們社會的大環境都能夠是無障礙的，我想對他們來講就更能夠使他們走入社會，而不是像以前有的身心障礙者他可能就是關在家裡面，因為出去外面他窒礙難行，他想去什麼公共場所可能有些不方便大概都不會跟去。我記得我小時候常聽到的大人有時候都講說：「哎呀，你現在還要去哪裡？好好待在家裡就好了，還要跑出來幹嘛？」那現在有些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像火車站的部分，有一些身心障礙者，因為他們的設施有一些不方便，遭到站務人員他們的一些在言語上比較不禮貌的對待。那像我們今年五月分也就這些無障礙大環境做一個檢核的公聽會。那我們發覺事實上很多的公共場合它的一些無障礙設施都還是滿有問題的，不管是說無障礙廁所、一些斜坡，這個部分，尤其有些在學校，很離譜，無障礙廁所的門壞掉，竟然學校放著不修理。我們覺得有些規定他們做了後來在維護上就是很疏忽，我們在權益上的維護就是需要我們一直持續、持續去關心，這個部分經過我們公聽會後也有不錯的效應，好像台鐵站，之後也要求我們有去做大高雄地區十個火車站的一些結合；真愛碼頭，因為我們對他們的一些檢舉，他們在那個部分要求我們去跟他們談解他要做什麼樣的改善；在鳳山火車站的部分，因為他前面的一些斜坡做的不夠好，有人檢舉，我們去跟他談了之後也都會做改善，所以我覺得很多事情只要我們去關心。事實上這個無障礙設施不只是身心障礙朋友，我想我們的社會已經慢慢老年化，所以在年紀大的人他們事實上都可以用得上，現在無障礙環境它講究的是普遍性的、普遍化的，大家都能使用，而不是針對是視障而已，或者是一些輪椅的使用、的設計，不只是這樣子，它已經是全面性。這個部分我比較呼籲是在我們民眾可以進行哪一些維護身心障礙者人權的行動，大家如果說在你們的周遭，不管社區的公園、建築，如果說你們有發現這個部分的毛病，我們也歡迎可以跟聯盟做聯絡，來幫我們做檢舉，這樣子我們可以跟有關單位反應，因為畢竟現在大高雄的土地是滿大的，那以我們有限的人員要這樣去看的話，還是有它的時效，會很忙，我們也是大概會在明年之後把重點擺在這個部分，可能會對所有大高雄，就高雄縣市地區、各公共地區，我們都要去看，然後去持續做這個部分的關懷。謝謝。

許文英處長：謝謝謝社工師跟我們的一個經驗的分享。我想身心障礙者在幾個層面是大家很關注的，尤其可能身心障礙者的家屬也會特別關注這些議題，包括對於身心障礙者的教育，還有對他的一個養育的層面。那我們在片中也看到這個父親他事實上也是滿辛苦的，除了工作之外，他好像還要擔負起實質的敎育，敎他的小孩要怎麼樣子煮蛋，或者是怎麼樣放鑰匙等等這一些。所以在敎育的這一個部分，我記得也就在最近而已，好像有看到新聞在報導，跑馬燈在講說，是不是特殊教育在特教這一塊，是不是我們目前政府是有針對這個身心障礙者有這個特教體系的存在，有這樣子的一個班級，這樣的一個學校，來教育他們，但是好像是不是又有說要把特教，把他列入到平常一般的正常班級去，一起就學？所以在教育的這一塊，目前多數的身心障礙者他們普遍覺得需求是什麼？目前我們所提供的教育的體系有沒有覺得仍然是有問題的，或者是希望怎麼樣改進？第二個就是養護的部分，我們也看到在片中，這個父親也是不斷地要一直打電話，去尋求說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除了政府提供了這一些機構之外，包括民間的，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民間機構之外，我們其實資源也不多，然後撐得很辛苦。所以在養護的這部分，我們很多的身心障礙者的家屬可能也會去關心到，就像有點像說，如果經濟狀況好一點，比較有錢的你來去養老院你可以去住五星級的，還是六星級的，若經濟狀況較不好的，你可能就是有得住就很不錯了。所以可能身心障礙者要去這一些相關的教養機構的品質上面，目前政府的一個不管是提供補助或者是說在督導上面這個部分做得如何？因為我們也曾經看過一些報導，比如說有些身心障礙者，也許等一下陳教授也可以跟我們從醫學系的角度，很多身心障礙者他可能也是有心理上或者是性方面的需求，可是可能有時候一些機構他為了便於管理，他就不把他當作一個正常人看待，他覺得你就是不正常的人，所以他在管理上面又不是非常的人性的對待，也許是用一種純粹的一個抑制、或者是拘束、或者甚至是懲罰。他這樣的一個作法，所以可能有很多的這一類的問題。那也許家屬的部分，其實他除了兼顧其照顧身心障礙者，他可能自己本身也許都還要去看心理醫生也說不一定，這長期的精神的壓力，所以接下來請王理事長可以跟我們談談，目前到底還有一些什麼樣子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即將面對跟想一些辦法的。

王桂菲理事長：我大概從兩個部分來看，就是身心障礙者本身跟家庭來做區隔。因為我在心理復健協會是理事長，那我們照顧的是精神障礙，跟我們影片，其實是他也是屬於心智障礙類，其實他沒有把精障特別獨立出來，這個部分來講我們包括現在其實上有很多的需求還是不盡相同，那也許是我們的身心障礙者有可能會重疊性，好像剛剛碧修有提到那個，他有些情緒失控，因為外在，或者他內在引起的，也可能他會有一些情緒困擾的部分，那也會是我們的個案。身心障礙者他基本上是一個公民，所以他有被公平對待的權利，他可以選擇他想要到哪裡就學，到哪裡工作就業，那甚至他可以結婚，他有選擇要結婚、生孩子這樣的權力。可是當然家屬部分會有很多擔心跟害怕，還有恐懼，包括他未來，我們剛剛就從教育這個部分來講的話，可以看到普遍性的它資源的部分，尤其區域的編列的部分，其實不足額的。因為集中在大都會區它的教育資源普遍，可是在偏遠地區，城鄉差距，課後照顧，還有離婚的部分。目前來講，在特教部分，它可以分為在早期療癒的部分，就從小那我們有一個通報系統，會在一個社政體系裡面，還有衛政，其實它應該跨部會做整合，社政、衛政、勞政，可是現在我們會看到在整個大都市高雄這個部分來講，算是已經很先進了，就變它有三合一，整合型的窗口，可是如果拉到外縣市的比如說鳳山、旗山、岡山等等，甚至再遠一點的杉林鄉，幾乎沒有一個轉型的機制在，非常的辛苦。光人力的部分來講，他甚至還有一些特教老師，他不見得要過去，剛剛主持人有提到，那個其實現在看到的部分普遍身心障礙者教育的部分，還有個滿嚴重，就是那個特殊教育的資源。比如說特教資源比較不足，比如說國中、國小還有，升到高中的時候就會斷層。現在特殊教育高雄啟智有推一年銜接，高中以後就可以留一年在學校，那一年以後就沒有，那我們發現就是如果像桂菲本身也是肢體障礙，那我們其實我們可以，我們行動上是ok，都還可以選擇很多就業、就學追求的一個權利。可是我們看看就是很多的身心障礙，他有的時候壽命不是很長，然後他很多障別會愈來愈複雜性，所以他能夠選擇再往上高等教育機會真得是微乎其微，到了那個階段的時候他又面臨到雙老的問題，家長、家屬那個福利去推，包括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爸爸跟孩子到高中畢業以後，就不知道怎麼辦了，就是要去找那個轉型機制。當然尤其在精障這個部分更辛苦，全高雄市都會知道其實我們的精障人口是非常的高很高，還有一些就是說他真正可以收養機護，安養的機護它其實不多，目前只有三個，而且工會安養的話，幾乎你要排上兩三年，二到三年，所以包括那樣子比如說身障者他本身就是，他具備有這麼多的權利，他可以行使的這麼多的權利，可是他自己是一個有生病的人，所以他自己沒有辦法去行使他這樣的一個公民權，那他的主要照顧者又面臨年老，或者是一些資源不足的話，根本沒有人去幫這樣的一個忙。這個部分還要靠社團的創意，包括在精障82年的時候其實他沒有在殘障福利手冊裡面，那是我們在高雄縣率眾了一群人上台北立法院去陳情跪出來的，所以才三讀送進去的。所以我要講的這個部分有很多事情權益是爭取出來的，家長要凝聚起來，不要害怕，一但某人有這樣的一個家庭，或者是我們知道我們周圍有這樣的朋友，我們可以把這個訊息帶出去，大家可以整合在一起。因為目前這樣的一條路來講，很多東西是要大家團結在一起，然後要去要求政府做一些公正公平的原則，包括也要請他們去做一些跨部會的整合。剛剛也提到就業的部分，精障者在就業轉型上更辛苦，他要持續穩定三個月，達成那個部份，所以你幾乎他的統盤的考量其實是應該按照他障別的需求、屬性不同，而去做一些個別化的措施，而不是統包式的。這樣就是這樣，好像沒有彈性，沒有空間，其實是不對的。包括我們現在看障別愈分愈細，以前可能罕見疾病就是一種，或者是我們聽到的小腦萎縮症、泡泡龍，這都後來就再分出來，愈來愈細。以前是因為沒有很多的醫療的鑑定，所以很多疾病都錯過黃金時期，現在來講因為有很多社團的加進來，有團體力量，也有像人權學堂這樣的一個很好可以公平對待。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努力還不夠，因為最近發生了一個新聞事件，大家看到那個台東縣一個腦麻的員工，我們知道一般就業來講，公務人員都會礙於他們要帶頭作用，他一定是要進用身障者達到那個比例人數，可是他心不甘情不願，好像你們來就是只是給你提供工作，好像這個名額就被佔了，所以他其實因為不了解這樣的疾病，然後他在這個部分才發生這樣的一個遺憾的事情。我們會覺得很難過，只是一個工作場合的不友善，這樣對待這樣的一個人，還何況他的家屬。所以我們協會裡面目前我們有兩個家園，就是有兩個，一個就在社區的進駐跟生活，我們就是真的落實在社區裡面，我們就在有個男生跟女生的家園，這個要設立非常辛苦，尤其早期在心路，像他們在推各地社區裡面去設立。各位知道有時候那個鄰居不是那麼，你還得要去疏通，甚至還不敢特別明顯，這裡就是住有這樣的孩子，你也不敢告訴人家說這裡有住精神障礙者。可是他其實是很好，因為他們其實是有些功能性，他只是身體的一個某個部分的功能暫時受損，就是他工具是受損，但他可能就是得要靠一些藥物長期服用，他經過了一些復健以後，就是有按時的做一些復健跟就醫，他其實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樣。所以他可以有選擇就業、升學的考量，所以我們一般看到尤其在公職考試，常常特考裡面幾乎精障者要考取的機率也是很難，那考取以後不見得他會用你。一般你用另外那個部分來講牽扯公務人員不得有晉用身心障礙者，甚至我們看到整個環境裡面，包括我們公務員裡面，還會把精神疾病跟狗不得同時進入。台北植物園發生這個事，最近的公園也是，他就是規定有精神疾病患者不得進入，明文入口處。這個事件我們也做了一些努力。包括整個大環境，最近的駁二事件，那個駁二特殊的鬼屋，那兩名身障人士就是我跟碧修，還是獨家，上了獨家，因為我其實已經去曝光了。我們其實沒有很刻意要去，我們本來要用行文的方式去做了一些處理，我想他把身心障礙不得進入，其實他是違法了26條，就是那個部分他禁止身心障礙，他把它放在心臟病、孕婦等等，加上身心障礙者禁止入內，他剝奪了他社會參與權力。包括整個在回歸的部分很多，剛剛碧修有提到家屬有時候這樣的孩子要帶出來，搭交通工具或參加一些社會參與的部分都會怕，這個有時候小孩他可能去碰一下，包括我們也發現有一個爸爸他的孩子接近快青春期，他會很好奇去看女生，尤其你會看到他們很固執性，他如果是跟著女生的時候，那個女生的媽媽就會說你性騷擾我女兒！所以我們爸爸就這樣子也常常被污衊，他也是給她道歉道歉，所以他寧可就不出來。所以這東西等等他的權力也都被損害，包括主持人剛才提到真的我們照顧這樣的，不只是精障，很多照顧這樣身心障礙的家庭的負荷，其實有時候也需要被輔導、被支持。所以我才會成立這樣的一個家屬關懷協會，陪這一群家長共同一起來打氣加油，讓他們可以支持下去，那我們真希望要在政府還有很多政策推動的不完全之下，家長還是要挺在這裡。

許文英處長：謝謝理事長跟我們談目前身心障礙者他們遇到的不管是在區域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還有在敎育在繼續，比如說在高中，還有不只以後這樣的一個教育銜接的一個問題。那還有像目前也還有一些，即使是公務部門政府部門也仍然存在著公務人員可能對於身心障礙者權益的一個保障的一個認知，還是非常的缺乏，那還有就是在甚至一些我們看到的公共的設施地點，我們也還存在著會讓身心障礙者感覺受到歧視，或者是不舒服這樣的一個情況，目前都還存在。可是我們已經通過兩大國際人權公約，所以其實這一些情形，尤其在公部門出現會是一個非常大的諷刺，如果公務部門都沒有辦法率先做為一個表率的話，那更不用去講其他的一般的民眾。那當然就是說在我們的公民社會裡面也是有很多人，像在座的這些身心障礙者推動的這些社團們，很努力的在做一些推動，不過我想就剛剛我們去提到的很多身心障礙者覺得他出去外面是非常不方便，一方面他怕去冒犯到，因為他孩子冒犯到別人，當然也是因為我們一般的普遍的民眾對於身心障礙者也認識不夠，所以呢，其實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辦「愛我不一樣的朋友」，其實有時候是從小教育起的。包括我們前一陣子在講校園霸凌，其實有時候身心障礙者他可能從小，在學校裡面他也會是一個被霸凌的對象，所以為什麼我們希望是從小就開始能夠讓孩子們可以認識這個社會上多元的這樣子的一個社會的一種態樣。我想現在就請陳教授，是從學術界的觀點來跟我們談一下身心障礙者目前不管是從，因為陳教授是醫學系的嘛。

陳南潔助理教授：主持人是不是不要設限。

許文英處長：不要設限，ok，所以我想陳老師可以給我們非常、非常多層面的觀點。

陳南潔助理教授：忽然今天覺得壓力大了起來？大家好，其實剛剛聽了兩位這樣說明，然後這個電影我昨天就是從海生館趕回來之後，然後趕快預習一下這個電影，其實還滿有感觸的。那我想我一般來說，我對於這一類的電影我能夠不要觸碰，我其實是不太會去觸碰的。為什麼我會不想去觸碰這樣子的電影呢？那第一個原因，就是我本身就是從事關於身心障礙這一方面的工作，那在工作上面其實我已經遇到非常非常多了，那也是非常多的面向，遇到了並不只是只有身心障礙者本身，還包括家屬，還包括就是說有機會面對的是公部門，或者是一些機構。身心障礙者他們的面向是非常非常多元的，這一類的電影很好，他讓我們的普羅大眾能夠更深入而且有機會來了解身心障礙這些不一樣的族群，可是另一方面我會非常擔心。各位不知道提醒各位像有一陣子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流浪狗，長得很像那個米格魯…不是米格魯，黃金獵犬！或者是像拉拉，大家就會一窩蜂。甚至於就是說我們會突然間對某一個議題特別的有興趣，然後這個族群就突然間非常非常夯，原來很弱勢，突然就變得是弱勢中的強勢。其實從Dustin Hoffman他演了雨人之後，對於自閉症這樣子的一個議題，其實已經炒了非常非常久了。那這一部片子老實說我認為它非常的煽情，就我們學術的角度，很抱歉我們在這個圈圈久了之後，看很多事情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會比較抽離出來看。為什麼我說它煽情呢？我想這不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因為任何一件事，尤其是藝術的東西只要它能夠觸動人心，它都是好的，不一定要客觀化、合理化、或者是很崇高的把它學術化。其實我常標榜我自己是最不學術的一個學術人，因為我不太喜歡學術那比較匠氣的感覺。那我會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開場呢，最主要是我認為這樣子的一個電影它很大的一個意義，是它能夠帶著普羅大眾，甚至於帶著所謂的專家學者或者是在這一個行業裡面做很久的人，重新來思考一下，究竟什麼是障礙？那我不太喜歡的就是說我在上面講，那各位就是在旁邊這樣在後面這樣子聽，我比較想要做的是我們可不可以統計一下，請問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沒有誰是比較左右不分的？自己舉手，你們知道左右不分嗎？對不對，我要左轉哪，左轉！結果你比右手這樣子。有沒有人是這樣子的，我自己先舉手。我看那男性朋友比較多，好吧！在座各位有沒有就是說老婆或者是女朋友或者是不在的時候呢，你要煮個泡麵也能夠燙到手的，有沒有？都沒有，我實在想不出來，有沒有人走在路上好好的就是會撞到牆的？都沒有嗎？睡覺了是不是？好，ok!我不相信都沒有耶，或者是有沒有人就是不知道怎麼樣就是特別數學特別不好的？有！唉，終於有一個人了。或者是物理化學特別不好的？有沒有朋友在高雄不會講台語的？或者…有！對不對，開始有，開始有在點頭了，有沒有覺得有時候很不方便？其實有耶，還是會有，ok。為什麼我今天會先一開始提這樣子的問題呢？我希望各位可以藉由這樣子的電影來思考一下，究竟什麼東西是障礙？如果說我們還沒有去釐清障礙這樣子的概念，然後一昧地覺得說「啊這些人他們好可憐喔！他的爸爸媽媽好辛苦喔！唉呦，所以我要多給他一點愛。」我想我們對於他們的這種福利概念其實要做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改變了，並不是因為他們很可憐，並不是因為他們爸爸媽媽，說真的就用比較俗一點的話講，比較衰，然後遇到了，我想不能夠用這樣子的概念來看。我們現在可能要用一個比較正向的概念來看，他本來就是應該這樣，本來這世界就是很多的不一樣，像我左右不分，那就是左右不分，能怎麼樣，左右不分其實，就感覺統合來說就是一種感覺統合的失調，所以我常走在路上的時候，我一不小心絆倒、摔跤，我很討厭穿裙子，除了不適合穿裙子之外，最主要是我常撞的青一塊紫一塊的，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家暴。其實障礙這個成分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比方有些人，就是沒有辦法早上六點半就起床，他一定要睡到十點，這會不會是一個障礙？會呀，當你每天八點都一定要上班的時候，你認為它是一個障礙，還是它是不是一個障礙？它就是一個障礙！那有一些人就是天生的夜貓子，他就是沒有辦法很早的時候睡覺，但是他要去當兵了，規定你幾點要睡覺，不好意思沒當過兵，請問當兵幾點要睡覺？（民眾：十點。）十點！那還滿人性的嘛！可是有些人十點他的一天才開始阿，對不對！什麼是障礙？這就是一種障礙。我希望就是說像這樣一部電影能夠刺激各位來去思考一下到底什麼是障礙？真正的障礙產生就是當你的個人特質和外界的環境產生很大落差的時候，這個叫做障礙。比方說我當時在德國唸書的時候，一開始德文不是很溜的時候，其實在那個當下…我唸的是特殊教育，而那個當下我知道什麼叫做學習能力不強，什麼叫做學障，什麼叫做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什麼叫做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我完全知道。為什麼？集中聽德文聽十分鐘，就已經覺得自己很優秀了。你知道嗎，任憑一堂課在德國上課一堂課是五十分鐘，而且中間沒有休息喔，各位可不可以想像，那想要上洗手間怎麼辦？兩種可能，第一個，憋著；第二是自己出去，然後再自己進來，ok，障礙，障礙在這個時候產生。可是在那個時候你很想上洗手間啊，為什麼？因為你怕你上課會睡覺會喝咖啡，大家都知道咖啡怎麼樣？咖啡瀝尿，對不對，唉哎，怎麼辦呢？你又是很明顯的黃皮膚黑頭髮，跟那一些可能是綠頭髮，我們系上很多學生是綠頭髮，他們把頭髮染成綠色的，再怎麼樣看起來你就是不一樣，然後你要從我們大講台這樣走下來，然後開了門，然後再出去，然後再開了門進來，全部的人關注的焦點都是在你。這個時候我就很不希望被聚焦了，那我有沒有障礙？有啊。可是我看其他的一些同學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毛線拿起來就開始勾。我想這樣子一部電影，我希望各位來思考的是到底什麼是障礙？當你發現你的障礙是無時不刻存在的，而且是與生俱來的，每一個人都有的，這時候你在面對障礙者你那個態度就會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樣。那這樣子的想法我想對我們來說對我們看這一部電影來說也許會是比較重要的。這部片我想剛剛碧修社工師也講非常的多了；那關於就是家長們怎麼想，那個我們桂菲也講了非常多了。我想對於一個普羅大眾來說比較重要就是，我們怎樣來看障礙，這樣子你才不會覺得就是說好像你在路上看到一個無障礙設施，說政府幹麻浪費錢，那只不過是小小的一個族群，為什麼要做到這樣？也許我們這樣想。但當這樣的一個人如果她又是一個女性同胞的話，如果她那時候又大肚子的話，她就會知道了。我以前在學校教書的時候，我之前的學校教書，我非常痛苦，為什麼呢，因為它的洗手間全部都是蹲式的。大家都知道吧，很多公廁是蹲式的。對一個孕婦來說，那時候我懷孕，能蹲嗎？我又是那一種肚子比別人還要大的那一種，肚子八個月人家就以為我要生了那一種，不能蹲的啊。障礙者很可能是很可能會是一個孕婦。我想重新來去省思障礙產生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障礙的這個意義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從這樣子一個出發點來看我們才有辦法來做到第二件事情，叫做「必也正名乎」。什麼叫做「必也正名乎」？老實講，其實台灣很習慣用的一個詞語，比如說在智能障礙這一類，他們喜歡說是心智障礙。這個是我一直很痛苦的，我非常非常痛苦，其實我已經跟這個桂菲，跟她complain N次了，她們每次講心智障礙的時候，我都很想立刻拿沙隆巴斯把她嘴堵住，對不起，叫「智能障礙」。為什麼？其實智能障礙或者心智障礙，這個概念是非常歐洲思維的，非常這個西方思維的。那西方他們這個思路又是跟他們宗教有關，他們認為身心靈三位一體，身體很可能有一些所謂的障礙，那智能也就是所謂的，靈的這個也有可能有些障礙，可是心的地方是不會壞的。我們常會講說，所謂喜憨兒，老實講我也常跟喜憨兒的副執行長講說求求你們改個名吧，都已經是四、五十歲比我年紀還要大的人，我們還要叫他是個憨囝仔。我看起來，我怎麼看他就是個成人嘛，怎麼會是個囝仔呢？這個我也常常直接跟這些機構講。我想必也正名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什麼時候普羅大眾發揮一些效應呢？其實我常常溜狗，我在漢神巨蛋那邊溜狗的時候，我其實好像眼睛被針刺到，我已經打1999打N次了，巨蛋上面的這個身心障礙者，你知道他們寫什麼嗎？竟然發生在我們這個偉大的海洋城市，他寫殘障人士。殘障人士、殘疾人士，不好意思這是中國的用法，今天我們應該用「身心障礙者」或是「障礙者」，因為障礙者並不見得是身心，有可能是只是某一個階段，比方就是說，當你的腳不小心打籃球，我們知道我們籃球國腳，他們的腿是最容易受傷的，那個時候他是不是障礙者，他就是障礙者！或者是有的小孩子很皮爬上爬下，不小心…那個什麼…脫臼，謝謝，忽然間熊熊忘記了，脫臼，他有一段時間他不能動，這就是障礙了。我希望各位如果說能夠在我們的公共建設裡面看到類似這樣的東西的時候，來，1999就給他打下去了，光我一個人打已經打到他們都已經知道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的助理教授很愛打電話來，打到警察局可能都知道。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有公民意識一起來做這個部分。請問一下，我只剩下…一分鐘，好，我想我講重點好了。必也正名乎已經講了，接著就是普羅大眾能做什麼？大概就是打開心門，打開心門的唯一辦法就是，你必須要去正視你其實也是一個有障礙的人，每一個人都很可能在他的生命之中有一個什麼什麼障礙。那明年我們就要開始推行ICF了，各位可能覺得說什麼是ICF？ICF就是新的關於障礙的這個定義，它會結合我們這個衛政單位，就是醫療體系，然後等於是重新來定義這個障礙。那我們希望這個ICF在推行的這個結果，能夠讓我們整個對於障礙這個定義、甚至對他們的福利措施能夠儘量的達到個別化的，就像剛剛這個碧修社工師她有提到的關於這個什麼勞工就業什麼三個月這些問題，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ICF讓這些制度能夠產生一些比較個別化的改變，我想大致上我要談的是這個部分，那今天謝謝各位。

許文英處長：謝謝陳教授，果然是不需要設限就會很多精彩的這個產出。那剛剛陳老師也跟我們分享了什麼是障礙？障礙的定義是什麼？那另外就是其實陳老師也提醒我們就是可能有時候我們可能因為一部影片，因為一個創作然後就好像流於一種當時的這種情緒的被搧動而已，可是沒有看到更深層的一面。其實我們在談論這個…在人權學堂談很多議題的時候，也常常在提醒就是說其實我們常常會把不管是不是身心障礙者，還有其他別的這些族群也好，我們常常必須要去省思就是說，這個到底是福利還是權利？因為我們太常把這個當作只是一個福利，所以當認為只是福利的時候就會開始說，那我們現在比較沒有那樣的錢嘛，比較沒有那樣的預算嘛，所以，就開始會變成剛剛陳老師有提醒我們說，所以現在的也許自閉症的議題比較被炒熱起來了，也許他會變成弱勢裡面的強勢，因為預算不夠嘛，所以好吧，那是不是目前這段期間，某一個預算或某一個資源就先落在某一塊身上？所以可能我們常常要去省思的就是說，這個到底是福利還是一個權益，這是只是welfare，還是一個right的這樣一個概念。那其實我們在談人權的時候，就是講你只要是做為一個人，你的權利不是政府給你定義的，或者是你的爸爸媽媽給你定義的，或者是學者專家來幫我們定義的，就是如果從權利的概念來講就是應該能夠有一個適切的、有尊嚴的這樣一個生存的環境。如果是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可能就會好像我們陳老師講到就是說不見得是那樣的一個智能，或者身心，或者是肢體的障礙，或者是有時候當然是孕婦了，所以剛好也處於障礙期。可能就是不管是那一類的人，我們可能從一個比較人權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要有可以得到一個適切的、有尊嚴的這樣的一個生存。那我想這個很重要的是剛剛陳老師有講她很不喜歡坐在那邊這樣講，對不對，所以尤其我們今天在座的有這麼多人來參加這個活動，我們是不是在最後的這個座談的時間，我們也把時間給我們的這個一起來參加活動的這些朋友們，可不可以也請台下的一些人可以給我一些feedback，就是對於今天的主題，你有沒有一些什麼你也想談的，或你想分享的，或你想要質疑的。我們今天的這個與談，是全程都有把它數位化的，因為有一些人，我們有一些朋友很可愛，他說那個許老師你們人權學堂辦的活動真得很好，可是有時候我們剛好有什麼樣子的事情、什麼樣的活動，所以，我們都沒有辦法聽到…影片可以再來看，因為他們隨時來這裡我們都有這個設備，他們就是跟我們工作人員就可以看，我想要看就可以看，可是學者專家他們談的東西，他們都錯過了，所以我們都會數位化，然後上傳。當然我們剛剛都沒有提到特殊個案，因為有的時候就要保護人家嘛，談的都還滿ok的，而且上傳就是YouTube，所以是全球都可以看的到。那一些有些人剛好有事情沒辦法來，他回家還可以看，而且也會是個很好的教學資源，個個老師他們都可以拿來做一些教育的。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現場的，來參加的這個關心人權議題的朋友們可以給我們一些feedback，或是你可能在工作上，或者是你的生活上也都曾經遇過這一類的議題的，那你們有一些什麼感受，或有一些要質疑的。好，我們透過這個影片上傳，我們的政府部門，就像剛剛那個王理事長講的，對不對，我真是非常驚訝台北植物園，還有屏東的那個公園居然還有這個狀況發生，所以這個也是滿驚訝，現在透過這個上傳，我看可能很多公務部門開始會去檢查一下了，免得又被抓到，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人民可以做什麼的其中一個，這是透過一個大眾輿論的一個這種壓力。那我們現場有沒有一些朋友，如果沒有我就要來點名了，沒有啦，嚇一嚇這個台下的，有沒有可以給我一些feedback，我在場好像也有看到穿這個高雄縣教師會的，是老師們嗎？雖然我們現在已經縣市合併了，你們有些什麼要分享的嗎？而且我剛剛看那個我們與談人在談的時候，台下有一些人好像還深有同感一直猛點頭，如果我比較不禮貌一點，我希望我這樣做不會讓你們感受到，哇這時候我障礙了，不要叫我。那個我們那一位戴眼鏡的帥哥好不好？我看你剛剛非常一直在猛點頭，好像非常的有這個很有深有感受，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好不好？

民眾：謝謝主持人，我今天有個機會來聽到與會學者跟我們這樣分享，我覺得滿好的。那我剛剛聽到的從實務界社工、家長觀點、學界觀點，我非常好奇的是剛剛陳老師也提到説從障礙者的角度來看其實人人在無時無刻都有可能成為一個障礙者，那我覺得做一個教育工作者，我自己本身也在學校教書，我覺得陳老師剛剛講的，我其實有時侯也會對學生在對於障礙者這個觀念，提到有不同的思維。那今天我們剛好也有一些現場伙伴也有一些國中小學老師，那我覺得我們較希望了解的是說對於實務上的這個角度來看，跟我們家長的觀點或者是從身障聯盟社工的觀點，你在實際上接觸的案例當中，你們覺得學校當中像社工師剛剛提到你們覺得像學校這個無障礙設施其實是不夠的，其實就我們自己在看其實學校當中有很多對於身心障礙者不要說特定的，好比如說，剛剛提到如果我們打球受傷了，你拄著拐杖你可能忽然覺得自己身在當中很不方便，那還有其實我們常聽到很多校園霸凌的事件，同儕當中尤其可能是可能在青少年階段，他特別容易因為好奇或者是好玩，對同學做出很多這個很容易傷害他身心的方面的這種作為。那我們覺得是不是可以請與會的這一些學者專家給我們一些意見，你們接觸過的這一些案例當中，有沒有讓你覺得特別深刻的一個案例，甚至在校園當中你覺得是學校的老師們是可以來做一些不同的協助的作法，有些時候老師們可能在現場並不了解說這個我可以這樣做，家長他可以理…或是家長他可能不能理解，為什麼老師沒去關心，或者是沒有去給與什麼樣的資源、支持之類的，那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我們來現場還滿想更進一步了解的部分，謝謝。

許文英處長：這個就我剛剛講到的，就是說因為很多人不是真得全部都是在那個特教的體系裡面，比如說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可以進一般的教育的，可是這些老師們他又不是特教的老師，所以可能就我們這邊有很多的老師們在問說當他在一般的這個學校裡面，然後遇到像這樣問題的時候，你們實務界會比較給這些老師什麼樣的建議去做當時這樣的一個處置。

王桂菲理事長：不好意思，讓賢。謝謝這位老師，我覺得他非常誠懇，願意把這樣的問題拋出來我們大家集思廣義一下。我不敢說自己懂得很多，剛好是過去有一些工作經驗，我之前追中輟，他是青少年，那其實我在這裡面的過程裡面大概有六、七年，那其實也會碰到，我覺得教育現場的部分，學校的老師的話我覺得第一線的非常辛苦，這真的是值得肯定。那我不知道現在學校裡面那個配置，就是針對一些比如說注意力、過動的孩子這樣的，你是不是有一個就是說，如果老師有一個班是這樣的孩子，只是說是不是撿三個學生，是不是目前還是維持這樣？有一些有，有一些沒有；國小有鑑定過，所以國小還是三個，國中好像就不見得有，就看學校。那其實我覺得行政部門要去支援教育現場的人，那學校其實要提供給老師一些裝備、一些子彈，給他們一些力氣，那類似像週三的教師進修，這個部分的知能，輔導知能這個東西也可以再提供給教育同仁老師。然後學校其實有一些志工媽媽的協助，還有一些家長的那個部分其實要協助這樣的老師。如果他有這樣的孩子在班級裡面，這個老師基本上不只這個孩子、這個老師，包括班級的部分也是需要更多的外在的支持系統給這樣的老師，那其實較信服那個部分來講，如果可以跟學校老師做緊密，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家長，親師溝通這個部分，讓老師跟家長多一些互動跟了解的話，可以共同，就是不是說家長把這個孩子放在學校就沒事了，這其實是老師跟家長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就是會談，或者是一些管道的時候，可以知道說他在學校裡面。因為像有一些小孩他可能是需要服藥的，有一些功能他可能是上課時候就是要去觀察，比如他在做一些心理鑑定的部分，他也會要求他在學校的狀況的評，就是類似觀察記錄，老師還有他的家裡面家長要做那個部分，然後他會做一個再去印證他這樣的改善。或者是說他一些比如說有一些環境同學的那個部分的接納，那個整個環境的部分。那我們過去有做的是會到校園裡面去跟孩子談跟不一樣的人做朋友，怎麼跟差異相處？我們是扮演那樣的角色去幫忙那個老師，就是說短短早上時間，然後去提供，我覺得那個繪本很好，繪本就跟孩子去。其實我覺得孩子基本上是非常善良，是因為他們不了解，還有最重要是大人不了解，很多大人都講說：「慘啊，他們那一班來了一個這樣怪怪的囝仔…我說你不要跟他在一起，你如果跟他在一起就會跟他一樣憨憨。」甚至我們碰到這樣的大人，就把那個門關起來，所以我覺得大人的那個態度很重要，就是他怎麼去那個。那我覺得學校的那個教師用的資源是要更多給老師的，我覺得也可以透過教師會那些可以做一些，我基本上是相信老師是誠懇的，是不會，還是還沒有找到一些管道來協助，不是不願意我真正跟過去有這樣跟老師做經驗的部份來講，是看到老師很多的這樣的例子。包括以前我在那個過去處理一個中正國小的孩子的部分來講，他們教訓輔的部分，他們為了要後送一個部分，就是處理那個孩子要走到一個中途學校去，他那個過程裡面，學校老師幾乎填那個表，常常是完全也都不知道，我就是從教育部這一單位我這樣一個字教他們怎麼樣去做，還把那個家長約來，因為有時候老師打電話，家長其實是不管的，因為功能不彰，他竟然講……那真得是找到那孩子的話真得是很，每次來都髒兮兮，後來只有我去不斷去把那個孩子找出來，那找來以後，我們就是透過學校，三方一起坐下來跟班級導師，還有校長就召開一個臨時會，那我們就是共同處理這個孩子後續。那後來孩子也是到另外一個替代式的教育學校，他唸的是住宿型因為他如果回到那個家，他那個家幾乎是勉強稱的上家，就是那個家真得是沒有很功能性的這樣子，所以我們不忍心讓他再回去。可是在我覺得跟老師一起在工作的那個階段，老師都會這樣，他跟我說：「奇怪，你怎麼都不會放棄，你怎麼……」，就是說他看到你那個堅持跟對孩子不放棄，他藉由我們看到孩子的觀點，他才說為什麼他在你眼光是這樣的，他就是在我們那邊就是偷竊，就是所有的惡罪名，其實他偷了東西都是他，不管是不是他做的，老師後來也疲於奔命，跟同學的關係也都處的不好。基本上老師也都發現說，我們其實我們不需要跟老師去做任何的辯解，我就告訴他這個孩子我看到的觀點，看到他家庭的觀點的什麼，然後我到他家裡面發現的狀況是什麼，你可以想到那個家是什麼，那個家是空蕩蕩的，一進門只有個彈簧床墊，然後那個廁所是馬桶，只有馬桶沒有那個坐墊，全部都是保特瓶，所以那個孩子餓了就喝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住在那個公寓式的樓頂。剛好是，我說老師你們有沒有去做過家訪，老師說沒有太敢去，女老師。我們這個也是就是那個做家訪那個安全性的考量，剛剛這個部分來講，有些學校會搭配一些志工，可是他會發現在我們這樣的工作裡面，我們提供一些訊息，包括他可以做一些轉型做一些安置然後有一些互動來協助這個孩子，讓他後來可以安定後回到這個學校，所以學校導師跟我講說他以後一定會像我這樣子去怎麼去處理孩子對待。我覺得老師是因為看到我們願意這樣做，然後找了一些資源給他，他也學會了，這個我相信…後來我跟那個老師有變成很好的朋友，大概這個是自己在工作上面的實務的一個經驗。這個其實也牽扯到剛剛我講的他不一定是完全身心障礙，他就是有行為偏差，或情緒障礙，學習過後，人際關係等等，包括有校園霸凌，幾乎是頭痛的孩子也有，謝謝。

許文英處長：謝謝我們這位老師的提問，那其實是現在因為通過兩大人權公約，所以其實包括各級學校、政府單位，也都不斷地在做一些人權的講習的一個活動，那我也常常被邀請要去講習人權公約等等這一方面的課程。那我倒滿建議的，就是說其實可能各部門，因為他們對於人權教育的需求可能是不盡相同的，除了很基本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他應該要有認知之外，那我倒是也滿樂意跟大家分享我們人權學堂這個地方是一個大家的公共財，所以如果我們的各個民間團體，還有包括我們的教師們、包括教師會們就是還不嫌棄的話，願意來利用我們這個場地，就來跟我們申請。那你說需不需要付什麼水電費，什麼的任何費用都不用，你只要把人帶過來就對了，那我們設備什麼也都有。所以這樣或許也可以在我們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可以來做更多的一些訓練也說不定，那我們非常樂意的可以來做這樣，一起共同做這樣的事情。然後比如說我們如果在學校教育裡面有需要提供老師什麼樣子的進一步的這個進修，其實也不一定要在學校裡面，因為有時候學校可能有他正常的教學要進行，那但是我們這邊可以提供這樣的一個設備需求，然後這樣一個講習的機會，也歡迎各位可以來多加利用人權學堂這個地方。這是我們每次，我只要每次去演講我一定會告訴大家，我就是深怕大家不知道這個地方，而且很多的民間團體他們真的是，他們的經費真的是很拮据，因為要做很多事情，所以又要租金，然後又有些辦活動還要去借一些設備等等這一些，所以也是負擔滿重的，那所以來到這邊呢，至少都不用想那一些什麼電費、水費、什麼場地的那些費用，而且我們應有的設備也都有，所以是非常適合大家來這邊做一些人權的教育推廣的，只是跟人權有關的都可以來這邊利用這個場地，而且我們也都會有一些人權點心跟咖啡，這也不無小補對不對，所以真得很歡迎各個學校團體，還有就是我們的民間團體也是一樣，我們還主動去發，發給我們的這一些民間團體，就是你們真的就來用，而且這個捷運站又很方便，大家透過大眾交通工具這樣過來這裡其實是很希望大家一起來透過各種的一個方式途徑來付諸一些人權的行動。就是剛剛理事長講的，或是陳老師，還有這個我們社工師提到的很多時候是因為大家沒有去有一個正確的認知，所以以致於我們沒有辦法集合更大的聲音，或者是說具體的一個行動，那所以我想就我們就是還是要繼續努力，大家都還要繼續努力。好那我想呢，我們的座談的時間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這個「愛我不一樣的朋友」，這個不一樣的朋友，真的，陳老師講，你在任何階段都有可能跟你平常的時候不一樣的，所以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我都真得都要愛，愛對方，因為也許你就是下一個突然障礙的這個朋友。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接下來要做請把大家你有畫的這一個畫作，那我們稍微統計一下，這個我們有四十九份的蠟筆，四十九份的蠟筆，我們是不是可以舉手一下好不好，因為我們如果超過的話，就得要用抽獎，那如果沒有超過，我們就人人有奬就對了。我們可以舉手一下嗎？那方便我們工作人員統計一下，有畫作，你有畫完的要來畫的，所以我們好像並不用抽奬的方式，先不用抽奬，ok，好，那我們座談就到這邊結束。那接下來請大家不要離開，我們抽奬的已經做好了，所以除了你已經繪畫好的，我們可以來換那一個之外，那其他的人呢我們還是來玩一下抽抽樂，我們還是可以有小奬品可以贈送大家的好不好。好，那我們是不是先謝謝三位的這個與談人，然後也給我們自己鼓鼓掌，希望我們能夠不是只有這場座談完了，然後就沒了，真的把我們今天所聽到的陳老師分享的隨時都可能處於障礙的那個定義，你回去再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這個左鄰右舍你的這個工作伙伴們，那我們就謝謝三位與談人。
謝碧修社工師：我想我再補充一下，然後再做一個廣告，因為老實講我覺得權益倡導這一個部分是，我想許老師已經也滿有同感。對於倡導這一部分，或許大家可能接受或者是想說「差我一個人沒有關係」，所以說我大概也會想講一下我們在8月11號就有一場有關於信託跟監護人制度的公聽會，8月11號的下午2點到4點半，市議會的高峰大樓三樓。然後另外在8月31號就是台灣社福總盟，對於有關就是說五都合併之後，可能有很多福利方面的一些狀況，所以說他們也希望滙集這方面的一些意見。那8月31號在婦女館那邊，他有就各兒童、婦女、老人各部分都有相關議題，他就各就排不同的時間去做這個部分的討論。那另外我想補充的一部分就是說，不知道現場有那麼多的老師，那可見大家都是滿有心的，那我想說剛剛老師他提的問題他是說，可能對這個小朋友不是很了解，所以說是在對待相處的部分會有困擾。那我覺得這個部分這個小朋友到我們班上，除了老師你對他的對待，還有就是小朋友怎麼樣跟他相處，這是很重要，就是我剛剛說到的如果可以多跟家長溝通，就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片中爸爸他去，送他去教養室時他有很多事情要交待，可是他可能脫衣服那件事情他沒有交待到，可能因為他在脫衣服的時候還有跟他玩，所以說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所以說因為那樣子就造成了他的躁動。那這個小朋友你如果說不了解，你不知道怎麼…因為他表達不出來，所以說也許他用的方式就是那一種，就是很激烈，他只能用他的方式，可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體會。那我覺得剛剛老師在這樣的時候，是很重要的調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網路上流傳的一個小故事，有一個小朋友，因為小時候火災的關係，那在背後上留了疤痕小肉塊，那因為很多小朋友都會笑他，會取笑他，那樣讓他覺得他是不被接納的，可是後來老師就跟這些小朋友講了一個故事，他說他是因為那個小天使因為翅膀要收回去的時候沒有收完全，所以才留下這樣的印記，那個因為這樣的關係，那個小朋友就對他的這一個，就是收不完全的小翅膀都很好奇，然後就是說「唉哎，可不可以讓我摸一下，可不可以借我摸一下」，然後慢慢他就跟那個小朋友之間的關係就很好，而且也能接納他。我覺得接納就很重要，像其實在我看這個影片的時候，爸爸的努力什麼…我們都知道很辛苦。其實上因為我們接觸到滿多家庭，有的小孩子比他更嚴重，家長更辛苦很多，所以之前那個我知道他…可是我到什麼時候我才自己眼淚，就是說在老闆喪禮的時候，那個老闆他說在監護人後面加上我的名字。本來他對小孩子是有排斥，他會擔心，可是到最後一刻他接納他了。我覺得那個時候真的我自己就很感動，我覺得這樣的社會在能夠讓大眾接納這是一個很困難，而且也是對身障者也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是覺得小朋友如果能從小學開始，就對身心障礙的朋友他們的障別，譬如說他是什麼狀況，什麼樣的，譬如說自閉症它有怎麼樣的特色、他的狀況是怎麼樣？能夠有所了解的話，可能他們就比較知道怎麼跟這些小朋友他們去相處。所以我們也在努力，希望說是不是可以從小學的時候就可以教導小孩子認識各種不同的障別的狀況。像我剛剛有提過336愛奇兒活動的部分，在國中的課本的公民課它已經有提到納入，事實上我們可以自己爭取自己的權利人權用這一個遊行什麼的方式，就有提到這個部分。那我們是覺得很多很多可以從小學就可以開始教育了，讓他們能夠提早認識，我覺得這是滿重要，因為你認識你了解你就不害怕，因為這樣的對待關係就不會有衝突，就不會產生後面的一些失控。那另外，主任剛說到我們剛剛去駁二抗議鬼屋的事情我要提一下，像我們去抗議說他為什麼可以寫「禁止進入」，我就說你這樣是違法的，然後那個業者跟我說，請問我違反了那一條法？可見說大家對身權法真的是都不太認識，所以我也在想說我覺得事實上我們一般民眾真的對法令的部分都很陌生，所以說有時候自己無形當中犯法都不知道。那如果說我們在高中就可以把有相關比較跟我們生活上有相關的一些法，在民法上有很多可以從高中就開始，可以納入這樣的一個課程，大家都能夠認識，或許很多這一些事情他們就可以辨識。可是大家有時候難免…因為他是說他基於安全的考量，可是你不可以用「禁止」，因為「禁止」就是違反身權法它第26條的一些相關，就是它能夠公平參與一些社會活動的這個權益。另外，我覺得最主要的，我們講說「有愛就無礙」你有愛就沒有障礙，那「無愛就有礙」，你如果沒有這一分愛心就可能處處都是障礙，那我想說用這個跟大家共勉之。那我也很希望大家在，隨時你發現什麼覺得不只是身心障礙者，各方面相關的一些作法、條文都覺得不是合理的時候，都能夠勇敢發聲，我覺得這才是我們可以為自己爭取權益的方式。

許文英處長：社工師他這樣子念茲在茲，就是叫大家不要忘了，在任何時候都不要忘了盡一分心力，可能你那一分心力就會產生一個大啟動，就是「小城市大革命」，這是最近我們常常在跟學生講的「大學小革命」，我們說小城市也可以有大革命，我們希望從我們高雄市開始，先開始，好，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座談就到這邊，這是很圓滿的結束。
